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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歷史與創作  

 

  一位研究者作過這樣的總結：突出的個人主義，開放的多表現乃香港藝術文

化的一個特色；香港藝術家創作策略，乃停留在自我的空間，主動地決定自己的

藝術路向，不受外在情況影響。換言之，最後的創作動機乃個人生活經驗的表達

和藝術語言的探索，社會政治的題材或回應都不過是從個人出發引申。  

  另一位研究者在訪問了多位活躍於二十世紀九十年代香港藝壇的裝置藝術

工作者以後，也作出近似的總結和補充。他觀察到這批藝術工作者在創作上仍處

於摸索階段，作品趨向多元和跨藝術類別的性質，如仍要說同，便可粗略概括為

個人化的傾向，性別問題的探討以及跟社會、歷史和政治的對話。如仍要說他們

作品中的「香港性」，便是正面意義混雜多元、不斷在游離拆建的性質。  

  以下的說法早已成了濫調：「香港人對政治是普遍的無知及冷漠，那是因為

我們來自一個難民的文化，進入殖民地的歷史裏，未能控制自己的命運，未能發

發一套政治語言……。」藝評人開始指出新一代藝術工作者如何通過看來非常個

人的歷史回顧，從中表達對周遭社會及政治的回應，因為「個人就是政治」。沒

有任何政治口號比個人在這個城中成長的真實故事，或在回憶中對參與本地歷史

的意義重構（無論當中有多大的主觀偏頗）更具說服力和感染力。  

  文晶瑩在她的《廢物物》（一九九六）中把地盤廢物唯在一起，再插上鏡子，

把幻燈影像中的西環反射成碎影，表達她對西環的感覺，就是從自己的觀點和印

象出發，述說城市的浮光掠影。擅長搜集個人舊物或以精緻物品訴說個人故事的

冼紈，在《瑣事記》（一九九六）中以三十二幅小畫記載連串回憶，內容包括寵

物、夢、一個動作，交換過的禮物，還有自己和朋友的指甲和粉刺（！）等；最

動人的還有她那幅《我》，自畫像中的蒙上面巾跟弟弟嬉戲，那童年記憶凝結了

她在這個城市成長的感性基礎。  

  本地另一位視藝工作者梁美萍在一個展覽中放置三張桌子，桌子底下放置自

己的出生證明書、學業成績表、家人的結婚照。梁又在另一個作品《香港此時此

地｜咫尺天涯》（一九九六）中掛置從香港和離鳥搜集的大大小小的舊信箱、內

置環境錄音，讓觀者走近時接聽音響，表達了對香港舊社會氣氛的回憶與懷想。

其於一九九七年的裝置作品《從頭開始》叫觀者置身於紅色房子裏，聽著音樂，

在音樂盒子上旋轉身子。紅色房的四面牆紙，用的是我們童年時常見的紅花棉布



被袋圖案，因此一見便興起回憶。這作品把回顧的姿勢、濃烈的感情帶至高；

訴說對香港家鄉的親切感，永遠是以個人歷史作為情感的記憶建築的支柱。  

 


